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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回摇
清高宗一平西域

博学士再定伊犁

摇摇话说皇太后步行祷雨，至诚格天，果然甘霖渥沛，京师

人民无不歌功颂德。高宗叫把祷雨文敬谨收藏，为圣清一朝

家法。从这一年经过了大旱，倒一竟年丰人寿，海宴河清，

过着太平日子。

这一年，是乾隆十九年，边臣奉称：“准部群酋自相吞

并，阿睦撒纳兵败地丧，率众来归，请旨定夺”等语。高

宗喜道：“朕正愁没事做，恰好他来，真是巧不过的事。”

随提笔批道：“阿睦撒纳向化来归，深堪嘉尚，着即护送来

京。钦此。”此旨去后，不过一月开来，阿睦撤纳就到了，

传旨召见。这日，高宗临御太和殿，满汉各大臣尽都随侍，

冠裳齐楚，翎顶辉煌，丹墀两旁，满站着带刀侍卫，气象很

是严肃。理藩院大臣带进阿睦撤纳。高宗见他躯干雄伟，相

貌狰狞，知道不是等闲之辈，暗付：伊犁这一块土地，看来

就着落在此人身上。阿睦撒纳叩头俯伏，倒也亏他，照着仪

注不曾错误。高宗道：“你与达瓦齐原是一个部落么？”阿

睦撒纳道：“不是，臣是拉藏汗之孙，丹衷之子，策妄那布

坦的外孙子。十年前准部内乱，臣循着部血公论，拥戴噶尔

丹小儿子策妄达什为汗，达瓦齐与臣原是同事，后来策妄达

什遇了害，部众都推臣为汗。臣不愿做，转让给达汗齐。小

策零的孙子济噶尔争夺汗位，发兵来攻，达瓦齐连打败仗。

臣又替他划了个奇计，把济噶尔剪除，使他能够安居伊犁。

臣自率部众，还兵雅尔，攻取都尔伯特，开疆拓土，原与他

毫不相关，谁料他妒忌起来，竟发兵攻臣。弄得臣国亡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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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，只得投奔大皇帝。”高宗道：“归化本朝，你这个人总

算还识时务。你们准部里头人，到本朝归化的，也已不少，

前回达什达瓦死了，他的宰桑萨喇尔，率硕部众千户来降。

达瓦齐之乱，杜尔伯特、台吉、三车棱等也率三千户来降，

朕一一恩养，都与自己人一般看待。”阿睦撒纳道：“大皇

帝天恩，把臣收做一名小卒，伊犁有起兵事来，赴汤蹈火，

在所不辞。”高宗道：“准部共有多少户口？”阿睦撤纳道：

“原本是四个部落，现在都归并了，共计二十多万户，六十

多万口。内分宰桑六十二个，新旧鄂拓二十四个，昂吉二十

一个，集赛九个。”高宗道：“宰桑就是管事官，我是知道

的。鄂拓、昂吉、集赛，都是些什么？”阿睦撒纳道：“鄂

拓就是汗的部属，昂吉就是各台吉的分支，集赛是专办供养

喇嘛事务的。”高宗道：“准部人民，剽悍善战，如果统驭

得人，倒也是很好的一支兵呢。”阿睦撒纳道：“大皇帝如

果要取伊犁，臣情愿充当前部。各盟台吉，都是臣的故旧，

一见臣兵，定都解体。”高宗大喜，就降旨封阿睦撒纳为亲

王，把他带来的两个台吉，也都封了郡王之职。阿睦撤纳异

常感激。

次日会集群臣，商议出兵计划。群臣面面相觑，都不敢

轻发议论。高宗见了，没好气向众人道：“西陲逆准，揄

其性，封系其能。这几年以来，覆青海，戕拉藏，逐土尔扈

特，并都尔伯特，凶德彰闻。致我祖宗，旰食仄席，戍塞防

秋，中国耗弊得要不的。皇祖皇考屡集廷议，皆有此贼不灭

天下不安之谕。现在他们蛮触蜗争，正是咱们的好机会，正

宜乘时大举，雪两朝之愤，复九世之仇。怎么你们都锯嘴葫

芦似的，一个都不开口。”众人都道：“伊犁地势奇险，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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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九年，博克托领都为深入，受了大亏，臣等为此不敢主

张。”高宗道：“现在时势，与雍正时候大不相同。阿睦纳

撤，是彼处人，人情地势都很熟悉，他又情愿充当前部，如

何又会吃亏呢。”只见一人越众道：“圣上明见万里，所论

极是，天时人事相逼而来，趁此用兵，一劳可以永逸。”众

视之，乃是孝贤皇后的妹婿，大学士傅恒。高宗喜道：“还

是咱们俩合得来，你看出兵今年好还是明年好。”傅恒道：

“忙不在一时，现在先预备起来，且待过了年，秋高马肥，

再出兵也不迟。”和附和道：“傅恒之见，与臣相合。”高

宗大喜，当下议定明年八月大军出塞。于是饬八旗兵士，逐

日南苑操练，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，剑影刀光，枪林箭雨，

军容十分煊赫。正是：

万里横戈探虎穴，三杯拔剑舞龙泉。

隔不上一个月，热河都统奏报到京，称说准部骁将玛木

特单骑来归。高宗询问阿睦撤纳，阿睦撤纳道：“玛木特是

达瓦齐爱将，智谋出众，武艺胜人，如果来归，准部是没有

人了。”高宗道：“等他到了，咱们再慢慢地商量。”说着，

人回：“各省解到箭簇、箭杠、藤牌、衣甲等各种军用东

西，工部验过不错，都已收入库了。蒙古各王公投书理藩

院，都请从征，请他们代奏呢。”高宗笑问阿睦撒纳道：

“人情这么踊跃，伊犁这一块土，看来是咱们的了。”阿睦

撒纳道：“伊犁能够隶属清朝，濡沫大皇帝德化，也是伊犁

人民的福气。”高宗大乐。

一日报说玛木特到京，高宗立刻召见，询问方略。玛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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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指画准部形势如在目睫，并道：“秋深时光，咱们马肥，

他们的马也肥。不如春月里，趁他们未备，就发兵出塞，倒

可以一举成擒。不然，塞外地势广漠，万一得了消息先期逃

走，咱们去倒扑了个空，我来他去，我去他来，事情几时能

够了呢。”高宗道：“你要我春月里就出兵么？”玛木特道：

“早点子出兵，便宜些儿。”高宗召问阿睦撒纳，阿睦撒纳

也没甚异议。玛木特又献计道：“准部东境的额尔齐斯河，

原与中国接界的。那中国一边杜尔伯特地，近接阿尔泰山，

土质肥沃，很可以屯田备饷。”高宗深然其说，就授玛木特

内大臣之职。

明年二月，下旨两路出师，北路一军、命班第为定北将

军，阿睦撒纳为副将军，驸额科尔沁亲王色布腾、郡王成衮

罗布、内大臣玛木特为参赞；西路一军命永常为定西将军，

萨赖两为副将军，郡王班殊尔、贝勒札拉丰阿、内大臣鄂容

安为参赞。两路大军，兵各二万五千，马各七万匹，粮各两

个月。西路出巴里坤，北路出乌里雅苏台。都派副将军为前

部先锋，浩浩荡荡，直向准部进发。正是马援聚殿前之米，

张华推局上之秤。金玦分颁，牙璋大起。前麾所指，神鬼效

灵。列阵齐呼，风云变色。军声如雷动，兵甲自天来。嘘气

成春，融尽阴山之雪；行师如雨，洗清绝塞之沙。这两位副

将军，都是准部渠师，建着旧纛前进，各部落望风崩角，势

如拉朽摧枯。出塞二三千里，从没有开过一回仗。最奇怪不

过，是那万里平沙的瀚海，竟会得着大雨，人马都不饥渴。

都耿尉拜泉疏勒，薛将军安抵天山，巧不巧呢。自乾隆二十

年二月中出兵，到五月初头，首尾不过八十日，两军已经会

着了。西北两帅，把营扎在博罗塔拉河滨上。都派遣军弁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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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哨探，一时回报：“从这里到伊犁，不过三百多里路，达

瓦齐听得我军压境，慌做一团，现在派遣亲信两宰桑，出外

征兵，自己率了一万宿卫亲兵，走保格登山去了。”两帅齐

问：“格登山离这里有多少路？”那军弁回道：“在伊犁西北

一百八十里，地势很是险峻。现在达瓦齐在那里阻淖为营，

倒很负固呢。”两帅传令，拔营前进。风驰雨骤，一瞬间，

早渡过了伊犁河。正是险越飞狐，雄矜射虎。却贰师之赂，

洗马临川；屯充国之田，驰车挽粟。吓得达瓦齐不战自遁。

清兵如何肯舍，昼夜穷追，追得达瓦齐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

茫如漏网之鱼。因念乌什城回酋霍吉斯，平日跟自己要好，

遂往相投。谁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霍吉斯已接着法帅檄

文，不敢藏匿，把达瓦齐缚送清营。两帅大喜，休兵三日，

即便奏凯回京。

却说高宗连接两帅红旗捷报，乐得心怡志得，意畅神

酣。笑向傅恒道：“咱们两个见识，究竟高人家一等。兴师

时，满朝人都说途遥地险，没什么便宜的，只有你赞助我，

现在究竟是胜了，你这赞襄功劳，可也不小。”傅恒道：

“这是皇上睿谟，国家景运。臣有何功。”和超前道：“取

威定霸，拓土开疆，都是国家非常大喜事。皇上倒总要显辉

显辉，才不负这回胜仗呢。”高宗道：“你要我怎样显辉？”

和道：“准夷这一部落，仁庙宪庙也屡欲灭掉他。现在皇

上绍述先志，成就了这大功，祖宗在天之灵，谅总也欢喜。

俘囚到京，很宜行那献俘大礼，热热闹闹。赏赐微臣也见一

个大世面。”高宗道：“倒是你想得周到，这果然省不来

的。”随饬工部备办一切。

这日，凯旋军到京，高宗大排法驾，临御午门楼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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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、定西两将军、两副将军，并从征各参赞，都戎服佩刀，

押达瓦齐到驾前，叩头儿请旨。高宗瞧达瓦齐跪伏在地，瑟

瑟缩缩，宛如一头临宰的绵羊，笑道：“你也是一部之长

呀！怎么见了朕，就这个样子了？”达瓦齐吓得一声儿不言

语，只是叩头。高宗笑向左右道：“瞧他那样子，也怪可怜

儿。”随传旨赦其一死。达瓦齐叩头谢恩。

次日，论功行赏，首奖大学士傅恒襄赞之功，加封为一

等公，封定北将军班第为一等诚勇公，副将军萨赖尔一等超

勇公，副将军阿睦撤纳已封过亲王，晋封为双亲王，食亲王

双俸。其余从征将弁，尽都加恩封赏，不及备叙。

阿睦撤纳受着高宗特别知遇，在理自应感恩图报。无奈

他胸怀大志，居人篱下，终觉不很自在，就百计千方钻路

子，想回准部去。探到和是高宗心腹，说的话十件有九件

依从，于是虚心下气，结交和。不论什么心爱的东西，和

说一声要，立刻就送过去。和觉着阿睦撒纳这个人，十

分知趣可爱，就在高宗前，常常替他讲好话儿。阿睦撤纳又

放出手段，遍交部院大臣，部院大臣也没一个不同他要好。

阿睦撒纳知道时机已熟，这日就到和家里，托他替自己游

说。和道：“你这坏东西，想回旧部去，不是要反叛朝廷

么？”阿睦撒纳大惊失色，忙起身辩道：“这个我如何敢！

我受着大皇帝天恩，感还感不尽，哪里敢萌异念。不过在这

里，水土不很服，常常三灾五难病着，你老人家也瞧见的。

想家去住一二年，无非是调养过子的意思。”和笑道：

“说一句玩话儿，就吓得这个样儿，亏你还算是准部英雄

呢。”阿睦撒纳道：“你老人家确是句玩话，在不知道的人

听了，只道我真个有这么一颗心了，怎么不要吓呢。”和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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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笑。阿睦撒纳见和快活，随道：“最好你老人家今儿就

替我奏一声。”和道：“那也只好瞧机会，碰的不巧，反

要误事呢。”阿睦撒纳称谢而去。

当下和入朝，乘便就奏：“伊犁地势辽阔，民情强

悍，夷地人员每因情形不熟，诸多误事。依臣糊涂主见，夷

人地方，还得夷人去治。”高宗道：“倒是你提醒了我，前

儿派出去几个人，他们当着朕，虽然不敢说什么，瞧他们样

子，愁眉苦脸都似不很高兴，保不住背地里还抱怨呢。朕正

想改个法儿，以后只把犯罪人员，充发那边去当差，余外的

都不派遣，免得人家背地里抱怨。但一时也找不到许多罪

员。现在你既然有主见，好极了，说出来，咱们大家商酌商

酌。”和道：“阿睦撒纳心术倒很诚实，归化以来，办理

各事，都还肯尽力。奴才想那边是他的旧部，派了他去，总

比别个要强一点。”高宗道：“阿睦撒纳靠得住么？”和

道：“大致还靠得住的。”高宗道：“天山南北路，朕的初

意，原要分封他们。后来，傅恒说了准部天性好乱，蛮争蜗

触，保不住又要多事，因此就搁下了。”和道：“卫拉原

是四部，绰罗斯治伊犁，和绰特治乌鲁木齐，都尔伯特治额

尔齐斯，土尔扈特治雅尔，这四个部落，各君各土，各子各

民，原是不相统属的，倘然没有台吉汗，伊犁也再不会做四

部盟长的。皇上既然不利他的土地，要与灭继绝，大大加一

番思。依奴才浅见，也不必再封盟长。”高宗笑道：“何消

说得！谁又愿再封盟长，那不是又弄出一个吴三桂来了

么？”和忙道：“阿睦撒纳忠厚得很，大非三桂可比。”高

宗道：“吴三桂在朕手里，也不会反的。彼时皇祖也太把他

抬高了，一半是宠坏的呢。”和道：“奴才听外面人讲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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藩造逆都是他宠妾陈圆圆的主意。”高宗道：“说起陈圆圆，

朕还藏有一轴她的小影呢。花明雪艳，真不愧是个美人

儿。”和道：“皇上珍藏之品，谅总不会错的。可惜奴才

没福，不能够瞻仰。”高宗道：“那也没甚要紧，你要瞧，

我就叫人去取来。”和叩头称谢。高宗随遣一太监去取。

一时取到，打开同看，和赞不绝口。高宗道：“你既然赞

她，就题几首诗词也好。”和道：“这个奴才可不敢。”高

宗问他何故。和道：“吴梅村一篇《圆圆曲》，所有意思，

都被他说尽了。奴才总凑了出来，也总压不过他那个去。”

高宗道：“什么《圆圆曲》，联倒没有见过。你可还记得？

记得就念几句来听听。”和领旨，略思量一会，念道：

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，恸哭六军皆编素，

冲冠一怒为红颜。红颜流落非吾恋，逆贼天亡自荒宴。

电扫青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。相见初经田窦家，

侯门歌舞出如花。许将戚里箜篌伎，等取将军油壁车。

家中姑苏浣花里，圆圆小字娇罗绮。梦问夫差苑里游，

宫娥拥入君王起。前身合是采莲人，门前一片横塘水。

横塘双浆去如飞，何处豪家强载归。此际岂知非薄命，

此时只有泪沾衣。薰天意气连宫掖，明眸皓齿无人惜。

夺归永巷闭良家，教就新声倾坐客。坐客飞觞红日暮，

一曲哀弦向谁诉。白皙通侯最少年，拣取花枝屡回顾。

早携娇鸟出樊笼，待得银河几时渡。恨杀军抵书死催，

苦留后约将人误。相约恩深相见难，一朝蚁贼满长安。

可怜思妇楼头柳，认作天边粉絮看。遍索绿珠围内第，

强呼绛雪出雕阑。若非壮士全师胜，争得蛾眉匹马还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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蛾眉马上传呼进，云鬟不整惊魂定。蜡炬迎来在战场，

啼妆满面残红印。专征箫鼓向秦川，金牛道上车千乘。

斜谷云深起画楼，散关月落开妆镜。传来消息满江乡，

乌柏红经十度霜。敷曲伎师怜尚在，浣纱女伴亿同行。

旧巢共是衔泥燕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长向尊前悲老大，

有人夫婿擅侯王。当时只受声名累，贵戚名豪兢延致。

一斛明珠万斛愁，关山漂泊腰肢细。错怨狂风扬落花，

无边春色来天地。尝闻倾国与倾城，翻使周郎受重名。

妻子岂应关大计，英雄无奈是多情。全家白骨成灰土，

一代红妆照汗青！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，越女如花看

不足。

香径尘生鸟自啼，廊人去苔空绿。换羽移宫万里愁，

珠歌翠舞古梁州。为君别唱吴宫曲，汉水东南日夜流。

念毕随道：“皇上瞧罢，有这样的珠玉在前，奴才哪里

还敢下笔呢？”高宗道：“叙事还算详明，我瞧也不见怎么。

你家去慢慢儿做，总还能够强过他。”和领旨，少不得叫

家下门客捉刀做了，来复旨搪塞，高宗自然欢喜。

这日降下恩旨，把阿睦撤纳等分封开去，共计封出四

人，噶尔藏为绰罗斯特汗，沙克都为和硕特汗巴，雅尔为辉

特汗，阿木撒纳为杜尔伯特汗。大学士傅恒再三诤谏，说阿

睦撒纳外似诚实，内怀奸诈，纵虎归山，定为朝廷大患。高

宗如何肯听。傅恒没法，眼看阿睦撒纳等四人，陛辞出京而

去。才只三四个月，伊犁大臣奏报到来，果说阿睦撒纳大有

反状。原来阿睦撒纳一到西域，就移檄各部落，自称准部总

汗，把清朝所封的双亲王，副将军所赐的双眼翎，宝石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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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行丢掉，仍穿着台吉旧服，用着浑台吉菊形篆印，把降清

一节事情，瞒得鼓一般的紧，只说自己统率满汉蒙古兵，来

平此地，生杀与夺，独断独行。派驻伊犁的将军参赞，哪里

在他心上。一面又派人到处流言，称说自己威望如何利害，

准回诸部如何畏服。中国要边疆无事，非封自己为四部总汗

不可。将军参赞瞧见他这种阴谋诡秘，知道早晚间必有祸

事，忙着飞章人奏。高宗见奏，深自懊悔，立刻召傅恒商

议。造膝陈辞，奏对十分称旨，就下恩命，派傅恒西征视

师，筹饷调师，遣兵派将。劳了许多的手脚，费了许多的钱

粮，总算把阿睦撤纳赶了俄罗斯地界去，伊犁全境，依旧隶

入清国版图。高宗脾气，喜欢的是铺张扬厉，于是御制了一

篇《开惑论》。又在太学里头，立碑勒铭。耗子跳入天秤

里，总无非自称自赞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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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回摇
思倾城圣君侧席

平回纥大将凯旋

摇摇话说傅恒班师回朝，高宗召见，问了两个多时辰的话，

所谈无非是战争情形，善后方略。问毕退朝，高宗十分欢

喜。此时近侍内监都与朝臣相通，内中有一个裘得禄，是和

的心腹，当下就到和私第里，告诉他道：“今儿傅中堂

陛见，奏对了两个多时辰，爷欢喜得要不的呢。”和忙问

降了些甚么旨意。裘太监道：“咱们爷降了好些旨意，老傅

奏说天山北路是准部，天山南路是回部，准强回弱，回部一

竟服属准部的。自从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打了败仗，回王阿

布都实特自拔来投，圣祖遣人护送他到哈密，才脱去准部的

羁绊。阿布都实特的儿子玛罕木特嗣了位，又被噶尔丹杀

败，掳到伊犁，并将他两个儿子大和卓木、小和卓木拘在伊

犁地方，叫领着回民垦地输赋，当那苦差使。前年王师定伊

犁，就把大和卓木放回旧部，只留小和卓木在那里。行得好

心，没有好报。阿逆之变，谁料小和卓木竟帮着阿逆，抗拒

天兵。现在伊乱荡平，他竟逃回本部去了。”和道：“老

傅意思，无非要把全胜之师，移征回部。皇上心下怎样

呢？”裘太监道：“咱们爷倒也不见十分高兴，只淡淡地回

他道：‘既得陇何必再望蜀呢。伊犁整治得好，也已够

了。’”和道：“老傅讨了没趣儿也。”裘太监道：“不承望

老傅又讲几句话，恰碰在咱们爷心坎儿上。”和惊道：

“竟碰在皇上心坎儿上？哎呀！他这揣摩工夫真不坏。是什

么话呢？你讲给我听听。”裘太监道：“他说小和卓木的老

婆，是回部中绝色女子，名叫做香妃儿。这香妃儿的妩媚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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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，真是天上无双，人间少有。别的都不奇，她那玉体上，

生有一种异香，每逢沐浴之后，水里头都是香味。宫监人等

争着藏起来，所以小和卓木把她宠得要不得。咱们爷专在女

孩儿身上用工夫，你总也知道。”和笑道：“谁又不知当

今是风流天子，不然老傅也不会这么红呢，多半仗着内眷的

势力。”裘太监笑道：“那个也不必提了，咱们爷听到香妃

儿不假薰沐，遍体芳香，笑得眼睛一条线似的，嘴里不住地

称有趣，大有不得不止之势。”和道：“竟也有这种奇人！

别说皇上，我听到也馋死了。”裘太监道：“那也容易，你

就讨差回疆去一趟，不怕不先弄到手。”和道：“我可没

这能耐呢。”裘得禄去后，和转了一夜的念头。次日入

朝，就奏请兴师征回。高宗道：“两和卓木，辜恩助逆原属

罪无可活，但联终不忍不教而诛。已饬将军兆惠，前往谕

意，只要他们畏罪来朝，朕也很不愿多事。”和道：“夷

情叵测，就使回酋一时畏罪，总也要想一个妥善的法子。”

高宗道：“妥善法子难得很。你可有么？”和道：“两和卓

木来了，奴才想就把小和卓木留在京中，赏他一个官职，索

性叫他连家眷带了来，免得再生反复。这是奴才一个儿的糊

涂主见，可采不可采，还祈皇上训示。”高宗乐道：“满朝

文武只有你与朕意见相同，朕也这么想呢。且待兆惠奏报到

了，再慢慢的想法子。”此时高宗锐意用兵，虽在隆冬，不

忘习武。每日饬令八旗劲旅，在西苑较射，御前侍卫，也都

张弓挟矢，往来驰射，飚发雨骤，气象异常威武。

这日，近侍奏称：“一夜北风，西苑里三海都冰冻了。

今年爷没有御过冰床呢，今儿用不用，请爷旨意。”高宗

道：“下雪么？”近侍回奏：“是阴天儿，怕要下呢，这会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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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没有下。”高宗道：“传旨他们预备起来，连太后的一并

预备着。太后如果高兴，伺候她老人家，也乐一天儿。”近

侍传旨去讫。高宗就到慈宁宫，奏请太后。原来这冰床是高

宗独运匠心造成的样式，同轿子差不多，用八个人在冰上推

挽着行走，其捷如飞，上面帱貂座，异常温暖，真是消寒

第一妙品。当下高宗见了太后，笑奏道：“今年天气暖，三

海昨晚才大冻，子臣已叫他们来下冰床，想请太后到那边乐

一天，不知太后赏脸不赏脸。”太后笑道：“难为你一片孝

心，年年陪我这么玩。只累的他们接驾送驾，寒冰冷冻天

气，跪伏着也怪可怜儿的。”高宗道：“太后至仁极圣，泽

及万物，子臣自当仰体奉行。只是跪接跪送，朝廷体制，国

家仪注，臣民分所应为，倒也不必怜他。”太后点点头，随

问：“今儿校射么？”高宗回了一个“是”。太后回向近侍

道：“多带点子东西，我要发赏呢。”高宗道：“又要太后劳

心，子臣如何当的起！”太后道：“箭射得好，赏点子东西，

也叫他们高兴一点子。”当下高宗奉着太后到西苑里乘坐冰

床，校阅骑射，乐了一整天。后人有诗道：

拖床碾出阅冰嬉，走队橐了五色旗。

黄幄居中奉慈辇，帱貂座日舒迟。

车驾回宫，已是上灯时候，近侍呈上兆惠由伊犁递来奏

本一道。高宗拆封瞧时，大略说是“遵旨派遣副都统阿敏

图前往招抚。大和卓木意尚恭顺，小和卓木很是倔强，耸令

乃兄，起兵抗拒。大和卓木为弟所惑，现已率众守险，传檄

各城，互相援助，回户数十万，无不风从。揣他们意思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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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因我朝新得准部，反侧未定，急切不能用兵，所以敢这么

猖撅。抚局已变，是否可以进兵之处，奴才不敢自专，请旨

遵行”等语，高宗瞧毕，心里倒着实踌躇，要不用兵，香

妃决不会到手；要用兵，又怕将帅卤莽，不能生擒活捉，也

是无益。这件事，又未便明降上谕，展转愁思，毫无善策。

这夜连晚膳都没有好生吃，睡在床上，复去反来，直到天明

何曾合过眼。

深宫宵旰，说话的这张笨嘴，实也形容不尽。早有裘太

监报知和。和叹道：“君忧臣辱，要圣上这么焦劳，都

是我们做臣子的过处。”裘太监道：“老和，你有法子，也

替咱们爷分分忧。你们两个交情，原不能作寻常君臣论

的。”和道：“人非草木，圣上这么疼我，真真杀身难报。

现在法子倒有一个，但是大庭广众，未便陈奏。最好费你

神，回去探探懿旨，圣上如果欢喜，我再单身陛见，密密的

陈奏。你看如何？”裘太监道：“不好与你代奏么？”和

道：“代奏怕不很便当呢！”裘太监笑道：“又是什么鬼鬼祟

崇的勾当。想那一日，咱们爷跟你俩个，在圆明园绿天深

处，说是密谈军国大事，我没有知道，撞进来瞧见了，几乎

不曾把肚肠笑断，事后还吃爷骂了一顿。其实你们胆也太

大，门都没有掩，就这么，究竟又不是堂皇冠冕的事。亏是

咱们两个有交情，不然，你老人家声名儿就不免要平常

了。”和被裘太监说着短处，羞得面红耳赤，一语不发。

裘太监道：“这有什么，我又没有同别个人讲过，你要如

此，咱们俩个倒又不像是知己了。”和道：“是了是了，

天也不早，你也应回宫去了。托你的事，千万留在心上。”

裘太监笑着自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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